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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谦（1926.6—2013.8），山东德州人。
1950年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1950—1952
年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助教、讲师。后调
土木系施工教研组任教并作俄语翻译。
1955—1957年任施工实验室主任。1984—
1990年任建筑工程管理与施工技术教研组
主任。1985年任教授。曾兼任清华大学外
语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统筹与管
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
国基建优化研究会副理事长。我国传播苏
联在建筑施工技术与建筑机械方面先进经
验的先行者之一，完成索马里国家剧院舞
台整套机械设计、自升式塔式起重机设计
与试制等工程任务。通晓英、俄、德、日、
法语，对俄语和英语速成教学有一定的研
究与创新。
本文由卢谦口述，郑小惠等整理。

初到清华

我是1946年清华由昆明搬回北京后第

一批招考的学生。因为家里比较穷，我高

中没有上普通高中，而是上的北京高级工

我的清华情结
○卢  谦（1950 届土木）口述

业职业学校。这是一个专科学校，我在那

儿就学的土木科。1946年毕业后，在北京

市自来水管理处东直门水厂当技术员。同

班同学觉得我好像当技术员不太合适，还

希望我上大学。他们替我报的名，我也没

有准备，到时候他们告诉我，我就去考，

就考上了。

1946年10月入学。当时我记得，跟我

同班的还有一个考上清华的，就是关振

铎。我们骑自行车驮着行李卷，从西校门

进来，到了二校门一看，觉得清华真好真

大，风景非常好。后来我们住到善斋，开

始紧张的学习。我们那个班，一开始大概

有50个人，有从上海、北京来的，广东来

的也有，所以开始语言交流有些困难，不

过慢慢大家就很熟了。

我觉得清华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

的，而且你不能光是念教科书，还要看

很多参考书，你才能通过考试。当时的清

华老师都是国内很有名的，他们讲课的方

法和他们的为人，我的确感觉到跟现在的

教师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教学计划就有经

济学、社会学，工科学生都要学，而且选

课可以自由选，没有任何限制。我因为对

语言比较爱好，所以我就选了一些语言学

方面的课。还有就是民主风气比较好，大

家经常关心国家大事。我当时就是埋头读

书，不太关心这些问题，因为我感觉到将

来国家革命成功还需要有人来建设，愿意

搞政治的搞政治，愿意搞建设的搞建设。

卢
谦
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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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教学与翻译

1952年6月，何东昌同志找我，他说

中央决定从1952年10月初全部改用苏联

的教材。当时是6月初，到10月初只有4个

月，要把全国的各专业，除了中文专业以

外，其他全改用中文翻译的俄语教材。所

以下一步就是让高等学校的教师用最短的

期限学好俄语，然后能查字典，来翻译他

自己教的教科书，要求在10月1号以前，

刻蜡版油印发给学生。

我没有怎么考虑，就说试一下。那时

候我才26岁，我说先办一个试验班看看成

不成。当时何东昌同志就找了16个人，其

中年岁最大的就是我们副校长刘仙洲先

生，当时他62岁，我26岁。研究生、教

授、副校长、副教授、讲师、助教，我们

组成一个教学小组，我负责整个教学，下

午和晚上就在蜡纸上刻写教材，都没工夫

起草稿，我刻好之后他们就印。

俄语的语法比较难，但是我想出很多

办法，让他们一下子就能会。因为他们都

会英文，所有的讲课通过英文、俄文的对

比，另外我还搞出很多的顺口溜来帮助学

习。这些办法，一方面增加了他们学习的

兴趣，另一方面也真解决了问题。19天以

后进行考试，是数学和几何的题目，考试

就是两段文章，在两小时内抱着字典把它

翻译出来，结果他们都通过了，而且翻译

得很好。

试验成功了，就立刻上报中央，中央

就说这必须赶快抓紧推广。这样，我下一

个任务就是要把全国的高等学校的教师分

批在清华轮训，等苏联的书运来了，就发

给大家翻译。

接着是改编教材。我总结19天还是太

短，便改成一个月，然后把教材的内容充

实。我培训一些教师，然后他们分头去讲

课。我也讲课，还跟着大家编教材。这样

总算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到10月1号，全

国高校的学生都拿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中

文翻译的苏联教材。

搞完速成俄语之后，开学之后我编出

四本教材，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发

行量也很大。

与苏联专家共事

到了1952年底，中苏协定约定，我们

派留学生，他们派专家。一开始派到清华

的是五位，组长是萨多维奇，党组织就叫

我去当专家的翻译。其实我的俄语完全是

自学的，没有正式跟苏联人说过话。

当时蒋南翔同志任校长，也是新来

的，在体育馆的二楼会议室接见苏联专

家，让我当翻译。那一天来了五位专家，

为首的就是萨多维奇。因为我对专业名词

比较熟悉，所以翻译没有什么问题。下楼

的时候，专家问我俄文是在苏联哪个学院

学的。我说我是自学的，他不相信，他说

我的发音完全是正规的，甚至于近似老式

的发音。这可能是因为我住在北新桥，那

儿原来是清朝划给俄罗斯人住的地方。俄

罗斯老太太们早上到北新桥买菜，我每

天早晨起得早，就跟着他们来回听，偷学

俄语。

我跟的专家是白俄罗斯人，他是列宁

格勒土建学院土木系的主任，是建筑施工

管理方面的专家。在他的建议下，学校批

准成立了施工教研组。这是全中国第一个

施工教研组，当时的主任是杨曾艺教授。

萨多维奇在阶梯教室讲课，我给他翻

译。当时把全国有土木系的工科院校比较



回忆录

2022年（秋） 105

优秀的教师都集中到清华来听他的课，他

们叫“进修教师”。专家的讲稿都是自己

写的，上课才带来，我来不及预先看，只

能临时翻。这对我的翻译能力提高有很大

的帮助。

专家的任务就是把苏联的“施工技术

和建筑机械”这门课，还有“施工组织与

计划”“结构吊装”“保安防火”，包括

实习指导和毕业设计指导，一共五六门

课，在三年里面都教给中国的教师们。我

们就跟着他学习，然后逐渐整理出教材，

有的铅印，有的油印。教育部还让我陪着

这位专家到天津大学等学校，帮助他们

组织施工教研组，以及进行有关的教学

改革。

苏联专家在清华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像在水利系的专家高尔金科，他的翻译是

我同班同学、后来的水利系主任张宪宏。

高尔金科帮助他们建立水力学实验室，一

直到现在还是我们清华很好的实验室。

这位专家也帮助我们建立了土建基地，就

是现在土木水利学院新楼那个地方，包括

结构实验室、施工实验室，外面还有很大

的一个空场，让学生开汽车、开拖拉机。

我们那时候都得先学会了，然后教学生。

每逢想起有幸和专家一道工作和学习的情

景，我都感到非常欣慰。

这些专家都很热心，对中国真是很

好，但是当时有些领导提出要检查执行专

家建议的情况。蒋南翔就找我们晚上到他

家里，当时还有何东昌、周寿昌。他说话

很简单，他说专家是真心帮助我们，但是

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的建议不见

得完全合适，所以他们有什么建议，你们

应该赶快反映，由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是

照办还是怎么办。他对专家建议的这个说

法，在当时就很少有人敢这么提。

改教英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又被

要求学英文了。那时清华有一位领导叫张

健，是政治部主任，他到了我的家里，跟

我说：“现在有很多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可以派人到美国访问和学习，大家不会

英文，怎么去呀？你能不能想办法就在短

期内教会他们？”英文是不变格的，更好

教，所以我就答应了。

这回，大家是要到美国去讲学、去做

访问学者，所以我这次更重视发音。那

时，已经有块头很大的录音机了，可以用

它教发音。我还经常给他们放《逃亡的

人》，念一些《爱迪生传》的录音，注意

会话、发音。这样大概学习300个小时，

第一批学员就学完了。他们觉得很好，因

为我的教学方法让他们学起来不枯燥。我

后来还担任过清华大学外语教学委员会的

副主任，各个系的外语教学都调研过，一

起研究工科院校的英语要怎么教。

头一班成功以后，《高等教育通讯》

还发表了总结，后来又办了几期。建筑系有

位教授总结时还在大礼堂发言，说学了这个

去美国，说话没问题，访问也没问题。

针对工科院校如何开展教学，我当时

在外语教学委员会就提出来，清华每个专

业、每个班级、每个学期要有一门课用英

语教材，教师要用英语讲课，最起码要用

英语写板书。这样一搞，大家就感觉到有

所提高了。

技术革新

“文化大革命”期间，领导让我到北

京六建二工区第四施工队帮助他们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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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他们要搞一对齿轮，当时又花不起

钱去外头加工。有个王师傅，是很有经验

的机械工人，他跟我商量该怎么做。刚

好我还自学了机械，就根据渐开线原理、

齿轮的模数等，把这个齿轮整个形状都画

出来，把大轮、小轮都画好。他教我怎么

做钳工，我就跟他学了点钳工技术。“文

革”的时候我下放到江西，后来到德安化

肥厂，锯钢材，还有钳工活儿，对安装那

些化肥厂的高压管道都很有好处。

有一次下班忘了清理混凝土搅拌机，

结果第二天混凝土弄不出来了，王师傅就

准备打錾子，来清除凝固了的混凝土。我

就注意他打錾子，他怎么蘸火（又称淬

火），火烧到什么红度。1975年到石家

庄，我在一个预制厂带工农兵同学实习。

有一个学生叫李德禄，他看到厂里有一台

“红旗”牌塔吊坏了，工人挑着运预制

板，很辛苦。他就问我能不能把这个塔吊

修好。“红旗”塔吊转动靠的是上下三排

钢丝、两排钢球，钢丝断了，但是那个圈

很大，两米多直径，需要解决这个大的圆

圈钢丝的蘸火问题，使它有一定的硬度。

当时整个石家庄的机械加工厂包括军工厂

都说不行，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设备来搞两

米多的一个细钢丝圆圈的淬火。我知道淬

火应该是看钢红到什么程度，而且这种弹

簧钢要用油来蘸火。所以我就根据从王师

傅那里学的操作方法，让厂里用白铁皮做

一个大盘子，里面搁上机油。然后买65锰

钢丝，我因为会钳工，就给它弯成一个

圈，先不焊接，然后把直流电焊机两个头

夹在钢丝两端上面，让两个工人抬着两根

竹竿，用石棉绳拴住这个圈，悬空，然后

一通电，很快就红了。红到那个程度，我

说我让你们放，你们就赶快放里面，我说

提，你们就赶快提。结果红到一定程度，

我一说“放”，他们就放下去了，“滋

啦”一下；我说“赶快提”，提完了之后

就回火，然后再放下去。这样经过淬火的

钢丝外面硬，里面有韧性，不会断，我再

用钎焊给它焊上。大家把这个东西安上之

后，再把塔吊竖起来，螺丝一紧就完了。

我们从上午8点钟一直干到第二天上午8点

钟，除了吃饭，24小时没有休息，等到上

班的时候，塔吊已经转了，可以吊运预制

板了。

再比如说西大饭厅（现已拆除）。

1952年4月，那时候已经知道中央要学苏

联并扩大招生，所以就要搞个大饭厅，北

大一个，我们这里一个，跨度33米多，是

当时远东最大跨度的木结构，由我和同班

同学关振铎来设计。我们最初是用钢的，

因为那么大跨度，钢的最便宜，材料又

省。可是上面说不行。因为那时候抗美援

朝，钢铁都得供给前线，所以又改木头

了。木头的连接用螺栓，但是这个木结构

吃力很大，一个24毫米直径的螺栓也会把

木材顶裂了。所以我们就在螺栓孔外面专

门搞一个圆圈形的槽，然后把带竖向裂缝

的一段短的无缝钢管两端做成锯齿，再把

它砸进槽去。上下这样一砸，中间穿上螺

栓拧紧，将来受力的是圆管，力量足够，

木材不会破裂，这样就解决了33米大跨度

木结构的问题。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做

的，除了关振铎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
刚从美国回来的刘恢先教授。这个结构经

受住了50年的考验。

我的导师张维先生是研究壳体的，张

先生让我做一个壳体屋顶，就是现在机械

馆东边的波浪形状屋顶的燃气轮机实验

室。这种结构计算起来很复杂，那时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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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算机，都是手摇计算器，要算三个月

才成。我就一想，它不就是这么一个壳

吗，就像罐头筒，切一半，只要两边很

硬，它的筒就很结实。我就把它看成一个

梁，只不过断面是弯曲的。研究了一个简

单的方法，半个小时就把它算出来了。算

出来以后，我做了一个1:10的模型，就在

机械馆东面的锅炉房院里，我跟工人搬

砖、加荷载，下头用千分表量测，如果最

后发现能成，就做大的。大的顶上4公分

厚，但这个东西到下面就必须加厚，还得

有边梁，前面有隔板，保持它的刚度。等

要施工了，我愣了，这个模板怎么制作？

要完全用好木头模板，就很麻烦，要用一

个一个的券（圆拱形的）胎，每米一个、

一片一片地支好，然后上面再用长条平板

子铺成壳面，那就要用好多好木头了。后

来我一看，我们“三校建委会”那时候由

东北买粗大的原木，然后用跑车锯，把原

木开成板子，开成方子。板皮就是带树皮

的薄片，都尽量开得很薄，拉到食堂烧火

做饭去。我就跟我们木工朱师傅商量，我

说咱们先用板皮做券胎怎么样？他说太好

了，他立刻拿着墨线，就在我们机械馆前

面马路上抡开了，画了一个1:1的券胎大

样，然后就把板皮拿过来，找好中心，把

线一画，拿斧头一砍，就砍成圆弧形的

了；然后叫小工们钉，很快就解决了券胎

的问题，上层的模板将来拆了还可以用。

然后打混凝土，为了保证质量，我就亲自

跟他们一块干。

我住照澜院，离壳体施工现场很近，

有时晚上我突然惊醒，穿上鞋就跑到那儿

去看看，看它好好的没事，再回来接着

睡。等到浇完混凝土，一个月28天养护，

一拆模，质量很好，到现在也没坏。

施工教研组的兴衰

我们施工教研组经历了几回兴衰。专

家在的时候是高峰，等专家一走就不行

了，因为当时领导无力，而且另外的一个

专业特别强。等到“文化大革命”，教研

组干脆解散了，我们那些机器、模型，

能拆的都拆了，有人把里面的小电动机拿

走自己用都没人管。后来我到兄弟学校一

看，人家（比如同济大学等）都还保存

着，我当时心里很有感慨。

等到“四人帮”覆灭以后，有人提出

来，还是得有一个施工教研组，于是在

1977年又恢复。但是那时候实验室都没有

了，就给我们一个房间，我们几个原来的

老人，后来又招了点新人。

当时建设部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第

一任总经理张恩澍同志，是我1954年在长

春汽车厂工地工作时认识的。他后来成立

一个教育中心，我们施工教研组跟他们合

作，我们的老师去给他们讲课。第一批学

员是二十几个人，都是各大学分到中建的

本科生，包括暖通的、结构的、土木的，

还有建筑学的。我给他们拟了一个教学

大纲，第一批学生就在颐和园谐趣园西门

对面山坡上一个平房上课，住在中央党校

的一个楼里面。我就教国际上很有名的一

个菲迪克（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

会）施工合同。没有中文，我就影印英文

的，用英文给他们讲这个合同，其他的课

我也尽量地让教师们说点英文。然后我请

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很有名的口语老师教他

们口语。这批学生学了一年，最后通过

考试，搞一个投标报价的模拟演习，都

挺好。

他们7月1号毕业。过了两天，我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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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问张恩澍怎么样，他说挺好，全都放单

飞了。他说过去一个工程师出去，要配上

翻译，现在他们用不着翻译。又过了一个

月，他又给我打电话，说简直好极了，

他们到那儿，就跟外国的监理工程师直接

对话，直接讨论问题。过去虽然有翻译，

但他不懂专业，比如说“moment”，本

来是弯矩、力矩，翻译成“片刻”，你说

“片刻”怎么配钢筋？本来是根据弯矩的

大小去配钢筋的。

所以这个办法很好，他们都是小青

年，到那儿很快就学会了开汽车，出去

也用不着司机，一下子我们的司机大大减

少。而且他们还经常跟外国人一块打排

球、打篮球，搞得都很熟，工程有点纠纷

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这样工程顺

利，中建公司就开始赚钱了。

公司说还要办。后来就在丰台一局，

就跟我们当初速成俄文似的，对各地要派

出国的工程师进行培训。这回就比那回复

杂了，因为他们有的学过英文，有的根本

没学过。我专门给他们编一套教材，从

ABC开始学，另外还讲合同等。还从英国

请了两个专家，英国很有名的大律师，专

门讲项目管理，讲合同纠纷如何处理。我

就给他们当讲课翻译。

后来，水利系派教师、学生到伊拉克

的水利工地去，又挣钱又学了本事。搞承

包以后我也写了些东西，跟其他同志合作

写了书，还得了建设部一等奖。后来我就

看到房地产这个新玩意。因为我常到香

港去讲课，我跟香港理工大学房地产系的

主任（英国人）很熟悉。我就派人如刘洪

玉等去跟他学习。现在，刘洪玉当副院长

了，还有一个学生在香港理工大学当房地

产管理系主任兼建造与土地利用学院的副

院长。因此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房地产管理

专业，后来发展成为建设管理系。它的发

展，我觉得符合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形

势，满足了改革开放对专业的要求。之后

许多学校都有了这个专业。

体悟清华

我在清华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觉得现在应

该很好地对进清华的学生讲清楚这八个字

的意义。

通过我一生的工作、经历，我很肤浅

地认识到，每个人都要自强不息，包括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但是，你

还必须厚德载物。如果你就想突出你自

己，没有照顾到周围的人，没有照顾到周

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你就会犯很大的

错误。

我来到清华最大的收获除了校训以外，

就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像张维、施嘉

炀、陶葆楷，还有很多，他们真是忘我地工

作，都是很好的老师。我上过好多人的课，

像刘仙洲先生、陶葆楷先生、张维先生、钱

伟长先生。我觉得他们的特点首先是爱国，

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因此他们即使受到了

不平等的待遇也不埋怨，还是努力工作。

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前面没有提到

的老师，特别是陆士嘉老师、赵林克悌教

授、王佐良教授、萨多维奇教授、葛邦福

教授、陈振源老师、倪继昌老师、刘佐姚

老师、潘切雷耶夫老师。能和他们相识，

得到他们的教诲和指引，使我欣慰地感

到，这坎坷的一生实在是不虚此行。我深

深地感谢老师们，怀念老师们。

（摘编自《清华记忆》，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1年）


